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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办公

室的时候，导师在办公室里来
回踱着步，手里拿着一沓文
件，眉头紧皱，喃喃地说：“岂
有此理！岂有此理！

我轻轻地叫了声罗教
授，他停住脚步，说：“小陆，
你来得正好，你得帮我准备

几份资料。警方有个案件，
需要我对嫌疑人做出精神鉴
定……”这些年，导师在精
神病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名声也扶摇直上，经常
有些案件请他进行精神分析
与鉴定，这不是头一遭儿。

导师对我期望甚高，诸如此
类的案例也破例让我参与其
中。他希望我能多积累点临
床经验，早日在专业领域上
有所突破。
“当事人与女朋友出外

旅游时，杀了女朋友，并将她

煮熟吃掉……” 我的心突地
跳了一下，好熟悉的一段。
“他家里颇有势力，买通

执法人员，说当事人是因为有
精神病，才做出这种丧心病狂
的事。女方家人不服，一直上
诉，这件事引起了高度重视。
因为当事人家族在本地颇有
势力，现在决定异地受审，就
搁我们市法院审理，法院委托

我来做精神方面鉴定。你帮我
准备一下，过几天跟我一起去
见当事人。”我“嗯了一声，莫

名地紧张。
导师终于看完大半资料，

回到椅子上坐下，将资料沉重
地放在桌子上，点了一根烟，
陷入沉思状态。资料的第一页
通常有当事人一栏，我走近看
了一眼，那后面赫然写着两个

字：段瑜。
尽管我心里早就隐隐感

觉到，但依旧大吃一惊。“这
份资料里有些地方前后矛

盾，好像有些地方不对劲
……说不清楚，等见了当事

人，可能会明白。”导师看我
的目光依旧停留在桌面的资
料上，说，“你也看一下，否
则见当事人时，你都不知道
怎么回事。”

我点头说好。离开导师的
办公室时已近中午，初秋的阳

光当空洒下，细碎细碎的光芒
四处闪烁，来来往往的同学脸
上都浮着一层油光，看起来很
不真实。我呆呆地往食堂走
去，一路上大脑里盘旋不去的
几个字：段瑜，杀人，煮熟，吃

掉……这样的杀人手段究竟
潜藏着什么样的动机呢？是出

于一种狂暴的毁灭心理，或是
出自一种精神疾患控制下的
失常行为呢？

食堂里人潮涌动，各个窗
口前都排着长龙。我碰到了好
友姜培。我跟他说到导师的案
件和段瑜，说到了段瑜杀死女

友并煮熟吃掉。“听起来跟叶
浅翠说的一模一样。”末了，
我特别补上一句。

姜培停下筷子，脸色少有
的正经凝重，说：“哥们儿，有
些话我已在肚子里憋了半个
月了，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说

了。这个叫叶浅翠的小姑娘有
点问题。”他指了指脑袋，意
思是脑袋有点问题。

我忍不住打断他：“你跟
她说的话还没超过五句，这么
快下结论，太草率了吧？”
“我是跟她不熟，不过有

人跟她熟呀。戴磊，叶浅翠的
高中同班同学。叶浅翠有个姑
姑，是个精神病患者，二十来
岁才发病的，是癔症。你记不
记得分离性癔症的一个主要
精神症状：朦胧状态！得了癔
症的人，有时会出现双重人

格，可有明显生动的幻视、幻
觉，情感丰富而逼真。而且事
后可以完全记忆。我觉得叶浅
翠的经历就是……”
“不，不，不可能。”我

无法接受姜培的说法，激动
地打断了他。“如果是癔症，
那么段瑜的杀人事件怎么
解释？”
“哥们儿，你先别激动。

段瑜那案子肯定当时很轰动，
极有可能叶浅翠听说过此类
事情，因为印象深刻，发病时
就在脑海里将这事重演了一
遍。”姜培说的话不无道理，
在心理学病史上有过这类的
案例。

我的心沉向无底的深渊。

@ABCD

春节快到了，出版社一

派过节气氛，走廊里人来人
往，分田分地真忙，小西却怎
么也融不进这节前的欢乐。
何建国家让她今年去他家过
年。为她不同意去他家过年，
昨天晚上开始，人家跟她分
居了。

真不想去他家啊，她怕
何家问她孩子。为这个她专
门回了趟家，问妈妈习惯性
流产究竟还能不能治，妈妈
张口就来，说是“癌症还有
治好了的呢”！外科大夫就
这样，直截了当，直截了当得

让人绝望。最终当然没能拗
过何建国，以她的妥协告终。

到了何家，建国爹、建
国娘远兜近转跟顾小西说孩
子的事，说那么多话中心意
思只一个，何家的香火能否
继续下去，全看小西的了。小

西只能点头只能说是，心中
藏着的那个天大秘密，一点
不敢透露。建国爹妈要是知
道了他们家的生育工具不能
生育，肯定会撺掇他们儿子
把她休了。小西受不了！她不
能没有建国！为这个她拼命

干活拼命表现，以做弥补。天
天早起跟建国嫂子一块儿做
全家的早饭，饭后洗碗扫地
收拾桌子。完了马不停蹄准
备午饭，午饭后等着她的是
更大的一堆要洗的碗。这一
日三餐还只是一些常规的活

儿，额外的活儿比常规的活
儿只多不少，比如，亲戚朋友
来串门做客，令妯娌俩一天
忙得脚不沾地儿。

小西的感冒开始还只是
鼻塞流涕，接着就有些发烧。
不想让建国知道，不想让任

何人知道，偷偷吃妈妈给带
的药，说明书说吃一片的她
吃两片，一心希望能把病给

压下去。压不下去，头痛，全
身骨头痛，她咬着牙忍，不

就七天时间吗？怎么忍忍不
过去？不给 （其实是不能）
人家生孩子，还不干活，让
她，也得把她休了！但是最
终，没有忍过去。不是因为
苦，是因为委屈，而且是建
国给她的委屈。

事情发生在中午，小西
和建国嫂子忙了一上午，做
了十三个人的饭，饭做好客
上席后，她想趁此机会休息
一下，就去屋里躺下了。由于
感冒药里有扑尔敏，她昏昏

沉沉睡了过去，一睡就睡得
不省人事，家里客人什么时

候吃完的饭，吃完饭说话抽
烟喝茶，她一概不知，更别说
上前招呼了。许是建国爹娘
那会儿对她就有些不满———
一屋子客人，只见大媳妇一
人忙里忙外，小媳妇在自己
屋里躲清闲，像话吗？———

下午，送客人走的时候，所有
人都看到堆了一灶屋没洗的
碗，于是建国爹发话了：“这
都下晌了，晌午的碗咋还没
刷？”没有人吱声。建国爹又
道，“小西呢？”

何建国忙道：“我去

叫！”噔噔噔跑到自己屋门
口，推开门，冲里头嚷：“小
西，碗怎么还没刷？”
“我觉着有点冷……”

这时小西感觉非常不好，感
觉不像是一般的感冒了，似
是重感冒，高烧，全身发冷。

何建国眼睛一瞪———他
爹妈还有做客的亲戚都在他
身后站着呢———说：“冷？冬
天能不冷吗？不冷还叫冬天

吗？把碗刷了，赶紧！我们去
村东大伯家，下晌饭就在那
吃。你刷了碗再去！”他必须
得用这个态度这样说话。本来
爹娘对这个媳妇就不满意。他
若不这样对她，他们对他俩主
要是对她，只能更不满意。何

建国说罢，就随全家人和亲戚
们走了，剩顾小西一人在家。
小西强撑起身体刷碗，一个一
个又一个，动作机械，感觉麻
木，一种痛到极点的麻木。刷
完那小山般一堆的碗盘，她简
单收拾了自己的东西，拎着，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何家。要是
知道建国那样做时心里头的

那些无奈和苦衷，她不会走；
可她不知道。但也有另一个可
能是：要是知道了，依照何建
国的判断，她会更早地毅然决
然离开！

EFGH

杜鲁门的一番呓语，非

但没有吓倒毛泽东，反而把他
自己的小伙计吓倒了一片。美
国的“统一战线”岌岌可危。
最着急的是英国人。

大不列颠议会的绅士们
一听到杜鲁门关于使用原子
弹的谈话，立马就吵吵成一锅

粥了，全都骂杜鲁门这小子不
是东西，这么大的事情不跟咱
商量商量。原子弹那玩艺儿是
能随便扔的吗？要是人家扔不
了华盛顿、纽约那么远，一生
气撇伦敦怎么办？再说啦，咱
在香港那地界儿不是还有买

卖吗？
12月 4日，英国首相克

莱门特·艾德礼飞赴华盛顿。
双方一会谈，立马就吵成一
团。

英国人一开始就说联合
国除了通过谈判撤出朝鲜外

别无他路，必要时甚至可以放
弃台湾并把联合国的中国席
位给予北京；美国人则说倘如
此联合国的面子往哪里摆？美
国的安全怎么办？英国人说干
脆在联合国提出一个简单的
停火案；美国人则声称我们决

不投降，即或是被迫进行“敦
克尔克式的撤退”，这至少可
以证明我们是在 “挺身迎击
进攻”和“我们不会在危难时
刻抛弃朋友”。吵来吵去，最
后的结果当然还是以美国人
的意志为主，这是实力使然。

那边在吵吵嚷嚷乱作一
团，这边却在兴高采烈胜利进
军。12月5日，在平壤附近活
动的朝鲜人民军游击队捷足
先登，冲进平壤。

12月6日，在美第八集
团军占领平壤47天后，中国

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第一
一六师收复了这个朝鲜的临

时首都。
同日，敌后的朝鲜人民军

北撤部队和中朝联合游击支
队先后收复镇南浦、铁原、新
溪、沙里院等重要城镇。第八
集团军全线向三八线退却。

12月 23日，中朝军队
全面进抵三八线，并在金川、
九化里、朔宁、涟川、铁原、华

川地区完成集结。朝鲜人民军
第一军团越过三八线，进占延
安半岛和瓮津半岛，在敌后活
动的朝鲜人民军第二、第五军
团各一部也越过三八线，进占

春川、加平。12月24日，东线
美第十军部队全部从海上撤

逃。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胜利结
束。是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共
毙伤俘敌36036人（包括美军
24269人），其中俘美军3254

人，韩军5568人。缴坦克78
辆，装甲车41辆，击毁击伤坦
克88辆；缴汽车2611辆，击毁
击伤776辆；缴飞机6架；缴获
各种炮1161门，各种机枪1050
挺，各种步枪10798支。

12月12日，“联合国
军”总部向美国、英国和土
耳 其 的 军 人 家 属 发 出 了
12000余份阵亡通知书。中
国人民志愿军共付出战斗减
员30700余人，冻饿减员
50000余人的代价。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

第二次战役并取得重大胜利
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派
出了以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
代表、乔冠华为顾问的代表
团，于 11月 28日出席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会议。伍修权
将军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两个

小时的长篇演说，控诉美国侵
略我国台湾和侵略朝鲜的罪
行。面对列强世界，伍修权将
军庄严宣布：“只准帝国主义
侵略，不准人民反抗的时代，
已经结束了！”

此间，著名经济学家马寅

初先生正在波兰华沙参加世
界保卫和平大会，当中国人民
志愿军收复平壤，将“联合国
军”逐过三八线以南的消息
传来时，会场顿时沸腾！鼓掌
长达15分钟。这是国际会议
中极为罕见的场景。多年后，

一位美国人评论说：“无论就
军事还是政治而言，中国人都
是胜利者。中国军队达到了出
奇制胜的目的。”

IJKLMN

李敖认识的人不少，但

深交的朋友几乎没有，我问
他为什么不多交些朋友，他
说他对人性抱持悲观的态
度，就算最亲信的人也可能
在背地里暗算他。

我当时的生活和外界

的来往仍然频繁，他因为我
的关系生活圈子稍微扩大
了一些，否则他可以足不出
户，窗帘遮得密不透光，连
大门都不开，甚至曾经在墙
壁上打过一个狗洞，让弟弟
李放按时送报纸和粮食，过

着自囚的生活。他的才华
和精神状态令我时常在崇
拜和怜悯的两极中摆荡。
我想带给他快乐，不时地
放些我爱听的音乐，跳我
自己发明的女巫舞，在他
面前嬉戏。那种时刻我确

信他是快乐的、不设防的，
他脸上自然流露的老实和
羡慕，透露了这些讯息。他
告诉我他的脑子里只记得
DennyBoy这首歌，其他
的就完全不熟悉了。

在感性层面李敖抱持

的是传统未解放的男性价值
观，似乎只有性这件事是优
于其他各种感受的。然而他
的性，也带有自囚的成分，即
使在最亲密的时刻，他仍然
无法充分融入你的内心。多
年的牢狱生活，他已经太习

惯于意淫，换言之，你感觉不
到他内心深处的爱；似乎展
现忘我的爱对他而言是件羞
耻的事。如同许多在情感上
未开发的男人一样，性带给
他的快感仅限于征服欲的满
足。我的幸与不幸都在于我

很早就性解放了，而且第一
个涉入的两性关系无论在身
心任何一个层面，都曾经是

深情的、融入的。
每当我期望和李敖达到

合一境地时，却总是发现他
在仰望天花板上的那面象征
花花公子的镜子，很认真地
欣赏着自己的“骑术”，当时
我心中的失望是可想而知
的。白天他写作，我喜欢坐在
他的大腿上和他撒娇，逗他

开心，晚上入睡时我喜欢搂
着他，和他相拥而眠。这样的
示爱举动不是单方面的事，
它需要流畅的回应与共鸣，
但李敖在示爱上既保留又腼

腆。你别看他在回忆录中把
自己写成了情圣，甚至开放

到展示性器官的程度，其实
所有夸大的背后都潜存着一
种相反的东西。

研究唐璜情结的精神医
学报告指出，像唐璜这类型
的情圣其实是最封闭的，对
自己最没有信心的。他们表

面上玩世不恭、游戏人间而
又魅力十足，他们以阿谀或
宠爱来表现他们对女人的慷
慨，以赢取女人的献身和崇
拜，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是
不敢付出真情的。对这样的
心态诠释得最好的，我认为

就是李敖自己在牢里所写的
一首打油诗《只爱一点点》：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
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
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
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
爱情短。不爱那么多，只爱一

点点。别人眉来又眼去，我只
偷看你一眼。

在这首诗的后面，李敖
又说了一些他对爱情的观
点，替唐璜情结做了进一步
的诠释。他说：“我用类似登
徒子的玩世态度，洒脱地处

理了爱情的乱丝。我相信，
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
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不
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
它。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
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只
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

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
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

上述的观点确实是李
敖的精神指导原则。但这个
指导原则完全是建筑在二
元对立上面的———只能有
快乐，不能有痛苦；只能有

秩序，不能有混乱；可以潇
洒地玩世，但不能有人性地
挣扎。


